
开放大学是一所大学，还是一个平台，这就涉

及到职能与功能的定位。在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

大学艰难转型之际，我们的思索只能回归原点。

职能与功能，英文的意思基本相同，中文却

不一样。职能作为“在社会分工中特有的专门职

责”（陈桂生，1999），具有“应然”的限定。因此，不

论哪种类型的大学，其职能都是教书育人。若将

大学职能统称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那就

不太科学和全面。因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只

是大学的办学活动，而职能是指开展这些活动所

产生的作用，而非活动本身（徐辉，1995）。开放大

学四十年经历已经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其职能

就是通过开展补偿教育和继续教育，为社会培养

适应终身学习之人，进而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至于功能，其中的“功”即为“功效”“功用”之

意，带有价值上的评判及“实然”效果，于是功能

往往比职能更宽泛，社会意义更丰富。当教书育

人确定为大学的基本功能之后，其衍生功能不外

是对社会的诸多发展，比如传承和促进文化的功

能，推动和增长经济的功能以及维护社会和谐与

稳定的政治功能等，从而使其功能效用超越现有

的职能。

电大就是“要用电视手段来办大学”（邓小

平，1977），于是我们才有了创办新型大学的起

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有过将其蜕变成

“社区大学”“城市大学”甚至“职业大学”的设想，

但大学的名称和属性从来没变过。只是当开放大

学建设进入国家规划之后，我们对其追求才趋于

一致。今天的开放大学正是从高等学历补偿教育

起家，又长期开办着高中后、专科后的远程继续

教育，并且还在开拓着开放式、个性化终身教育，

这不仅体现了开放大学从专门人才培养到学习

型人才培养的职能转变，还意味着开放大学从远

程教育向多元和包容开放教育功能提升。

如今开放大学的职能依然专一执着，因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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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要的就是深水静流的教育生态。开放大学的功

能一直简洁形象，也就是我们曾经期盼的平台功

能、立交桥功能以及直通车功能。

不过平台功能，就不只是自身教学资源的摆

设展位，更应是各类高等教育资源的集散高地。

二十年前我陪同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在江苏调研

时，便听到部领导关于电大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

平台，集聚高校教育资源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设

想。六年前它终于在安徽省实现了，经由安徽省

政府主导、省电大具体运作的“安徽继续教育网

络园区”平台，现已入驻省属高校 72 所，共享课程

2000 多门，注册学习人数超过 23 万，终于满足了

学习者的普校和名校情结。

而立交桥功能，也不只是学习与非学历教育

的沟通，专业与职业的沟通，更重要的是开放大

学与普通高校、开放大学与职业高校的直通与兼

容，通常包括专业、课程、学分甚至学籍。因为大

凡讲立交，那是因为现实中有障碍或壁垒需要跨

越。现有的各种教育类型不能也不可能自我封闭

以趋完善，而其间的相互割裂，也就无法形成“系

统教育力”（李政涛，2017）。开放教育作为一种面

向人人的生存性、包容性、基础性的公共教育，完

全应该也能够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全立交”。

至于直通车功能，当然也不只是“3+2”之类

的中高职、专升本直通。对开放大学而言，不论学

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都是我们的主业。只有

将其与国家未来的资历框架挂靠且连通，才能没

有“断头路”，真正实质性地推进终身教育。

闲时重读美国教育家克拉克 · 科尔的《大学

的功用》，看到书里提到芝加哥大学校长乔治 ·

比德尔曾经把规模很大的美国大学比作恐龙，认

为它可能会灭绝，因为自身巨大而进化又跟不

上。开放总是相对的，因此开放教育充满着想象，

跨界、变革、重构、融通是其显著特征。我们如果

不意识到这点，那将是可怕的。


